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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剑桥 胡令强 孙光新

在惠民县辛店镇一位老艺人手里，有一套
几十年前镇上创作的东路梆子剧本，手写的，
纸发黄，字迹斑驳、模糊，有《穆柯寨招亲》
《鱼水欢歌》《金秋风云》《专考她》《套中
计》。多年了，不再有人去排练这些剧目，当
年参加这些剧目演出的演员也已韶华不再。

据有关史料记载和多方调查，东路梆子的
历史已有三百多年。在明末清初时，山西省同
州梆子的流散艺人，随商船沿黄河来山东谋
生，到处演唱和传授同州梆子（即梆子腔）。
1628年传入惠民县，这种腔调和演唱形式随之
在惠民县逐渐兴起、流行和发展起来。后来经
过艺人们的加工、创造和受当地方言、民间戏
曲的影响，这种同州梆子无论在念白、唱腔、
表演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这种
变化了的同州梆子和原来的同州梆子，都称梆
子腔。可是横笛梆子（即现在的河北梆子）也
称梆子腔，这两种梆子还经常同台演出，为了
区别这两种梆子，同州梆子被称为东路梆子
（因其多流行于济南以东和东北），横笛梆子
被称为西路梆子（因其多流行于济南以西和西
北）。

东路梆子的兴衰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东路梆子，形成了自

己的唱腔特点：先吐字，后拖腔，吐字用真
嗓 ，并且 很 清 楚 ， 拖 腔 用假嗓 ， 也 就是
“吼”，听起来高昂、健壮、优美动听，富有
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东路梆子的表演粗犷、
逼真，很讲究运用“绝活”，如纱帽功、甩发
功、髯口功、踢鞋功、台步功等。剧种角色各
异：生、旦、净、末、丑行当俱全，曲牌有数
十种，乐队分文场和武场，乐器有大胡琴、月
琴、小三弦、二胡、低胡、鼓、锣、梆子等。
唱腔板式有大慢板、慢二板、三板、四板、尖
板、导板、三七板、哭腔板等。曲调有乱弹、
昆腔、柳腔、娃娃腔、滑稽腔、戳腔、磨古噜
油子、倒拉车、叫板等。曲牌有数十种，唢呐
牌子有：大开门、小开门、水龙吟、点绛唇、
大泣颜回、悲泣颜回、起营、唢呐皮、滴溜
子、慢中紧、紧中慢、到春来、寄生草、一枝
花、粉碟子、五马将令水等。另外，东路梆子
的行当齐全，服装严格，坚持宁穿破不穿错的
原则。

到清代嘉庆年间，惠民县大湾老艺人张广

成、张久成等人，把东路梆子进一步发展起
来，盛极一时。整个渤海区，无论是买卖会还
是神社会，只要唱戏，都愿唱东路梆子戏。那
时，惠民县就成了东路梆子的戏窝了。

为了满足演出需求，很多地方都办起了科
班，培养演员。

东路梆子日渐受到群众欢迎，其流行区域
不断扩大。到清末，山东大部、河北南部以及
京津地区，都办起了科班，培养演员，比如惠
民办起了“全字科班”“头堡科班”，滨州办
起了“顺字科班”，无棣办了“火食科班”，
章丘办起了“同字科班”，商河办起了“万字
科班”等。这些科班都人才辈出，比如商河
“万字科班”的“三万”（即万和、万贞、万
庆），惠民“全字科班”的“四全”（即花脸
全武、红生全成、青衣全桃、花旦全花），
“火食科班”的刘长庚（艺名“银娃娃”），
“五虎科班”的韩振铎（艺名咬断弦），这些
艺人红遍了东路梆子舞台，也与兄弟剧种交流
技艺。比如著名五音戏老艺人鲜樱桃邓洪山，
就曾向东路梆子名旦韩振铎学习表演艺术。

当时以惠民县桑落墅韩龙章村韩振铎为主
演的“五虎科班”，聘请了无棣县小泊头的刘
长庚、沾化县的卜云秀、乐陵县房家的房凤亭

和王鹤先，以及商河县殷巷的王延贞等东路梆
子好手，北到沧县，南至济南，东到胶东，西
至德州，到处都请“五虎科班”演戏。当时还
时兴几个剧种的合班演出，如东路梆子与西路
梆子、京剧等三剧种合班上演叫“三合班”，
如果再加上一个剧种就叫“四合班”，但是不
管几合班，都得有东路梆子才行。比如，以郭
廉孝为首在济南组成的“三合班”演出30多
年，曾红遍泰安、济宁、兖州等地。以周康、
周买子、贾兴、连拐子为代表的东路梆子戏，
就很出名。当时在惠民、章丘、商河、乐陵一
带，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情愿砸了面缸，也
要看周康；周康演关公，三天不上工。”

但东路梆子经过一段兴盛时期后就逐渐
衰落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歧视
和时局的动荡。特别是日本侵占鲁北之后，
国民党溃不成军，四处兵荒马乱，民不聊
生，戏班倒闭，艺人流散，使东路梆子大伤
元气。再者，东路梆子的流传缺乏剧本、曲
谱等文字资料，仅靠口授，故技艺精髓、表
演绝技之流失在所难免。又加京剧、吕剧等
兄弟剧种的竞相发展，使东路梆子这一古老
艺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已接近失传，处于
绝迹的边缘。

东路梆子登上“大雅之堂”

新中国成立后，国泰民安，百业复兴。东
路梆子老艺人左兴明、左兴亮、刘长庚、孟昭
轩、王鹤先等，于1954年合作搭班，组成了惠
民县民间东路梆子剧团，在惠民一带演出。
1956年，时值全国进行民间剧团的注册登记，
惠民县人民政府决定以此民间东路梆子剧团为
基础，组建“惠民县东路梆子剧团”。同年9
月，剧团排演了《白虎帐》，此剧参加了当年
的山东省戏曲观摩汇演，刘长庚获演员二等
奖。9月15日，受到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
汉的接见。

1957年，剧团招收第一批学员，1959年，剧
团招收第二批学员。其中不少学员来自当时的
惠民县社会主义大学，使剧团的文化层次得以
提升。1960年，剧团再次招收学员。

由于学员在之前戏训班已接受了较长时间
的艺术、形体、翻打训练，各方面的基本功比
较扎实、规范，所以他们的进团给东路梆子剧
团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强化了剧团武打演员
的阵容，并使不少京剧的武打腾翻艺术糅合了
东路梆子这一古老的剧种，为日后东路梆子剧
团的艺术升档和兴盛奠定了基础。

1967年6月，中央“文艺八条”下达，主旨
为各级文艺表演团体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决定
保留或解散。据此，县领导决定将东路梆子剧
团解体，留21人组成“惠民县宣传队”，排演
了《红灯记》，分赴县内各公社进行巡回演
出。后宣传队撤销。就这样，原东路梆子的51
名演职员，在相距月余的时间内，先后分两批
调至县铁厂、拖修厂、土产部、造纸厂等企
业。所幸剧团的服装、道具及各种演出设施均
被及时封存，毫发未损。此举在当时“破四
旧，立四新”之时得以做到，实属不易。这也
为日后惠民县吕剧团现代及古装戏的排练和演
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东路梆子剧团在不同时期的演出剧目主要
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桃花庵》《麒麟山》
《国公图》《反徐州》《破洪州》等，其中
《反徐州》经剧团加工整理，主题更鲜明，结
构更严谨，文学、故事性更强，群众更加喜
爱。另外，还改编了《马二送祟》和《杨三孝
打鞭》，并参加了1959年地、省戏剧调演，被
省广播电台录了音，为东路梆子这一戏曲艺术
留下了珍贵的音乐资料。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七
本连台本戏《五女兴唐传》（又名《五凤

岭》）《假婿乘龙》、六本连台本戏《佘赛
花》、移植现代戏《南方来信》《红灯记》
等，尤其是1964年创作演出的《一箭双雕》，
参加了当年的地、省地方戏曲现代戏观摩汇
演，颇受好评。而1960年开始移植演出的连台
本戏《五女兴唐传》，给东路梆子剧团带来了
第一个兴盛时期。剧中主要演员王存兰、任本
昭、王桂英等有不凡的表现，在观众中享有较
高的声誉。时至1965年，可谓是东路梆子剧团
的第二个兴盛时期，剧团所到之处，无不深得
观众褒奖。

惠民县东路梆子剧团自1956年建团至1967年
撤销的十多年间，除立足于本县各公社、村镇
巡回演出外，还分赴过邹平、淄博、南皮、泰
安、薛城等地演出。

据了解，惠民县东路梆子剧团曾是全国唯
一一个从事东路梆子戏曲艺术的专业表演团
体，它的建立使这一古老的民间戏曲艺术有机
会登上省、地、县各种不同规格的“大雅之
堂”，为东路梆子戏曲艺术的继承、发展、普
及、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古老艺术需要传承发扬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惠民县农村业余

东路梆子剧团和演出队，又在惠民大地上遍地
开花，如三堡公社前牛家、夹河、阎河、姜左
家，淄角公社隋家、三李，姜楼公社庞家，辛
店公社西樊家等，都办起了业余剧团或演出
队。东路梆子的演员很受人尊重，不论观众还
是兄弟剧种的同行们，都称他们为先生。

在辛店镇前牛村，许多上年纪的人是唱
着东路梆子成长起来的。农闲时节，他们会
经常凑在一起，轮番唱几句，或者说说戏。
在他们的带动下，村里的许多人也跟着学起
了东路梆子。现在村里能够参加演出的有二
十来人，能够随口唱两句的达七八十人。其
中，牛洪林最有名，是东路梆子的省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

牛洪林今年75岁，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跟老
艺人彭秀林老师学唱东路梆子戏，至今一直未
间断参与文艺演出活动。其主要演出的人物有
小旦演出《战洪州》中穆桂英和《双锁山》中
的刘金定等，深受广大群众的认可。牛洪林始
终对东路梆子念念不忘，几十年来，坚持不懈
地发展着这门古老的艺术。凭记忆，近年来他
整理出东路梆子传统剧目《二进宫》《反徐
州》《铡美案》《破洪州》《辕门斩子》《双
座山》《龙虎斗》《武玉带》等8个剧本，培养
带出了两名学唱东路梆子的新秀。

东路梆子带有秦腔的根性，腔调高亢激
昂，在发展中又浸染了齐鲁大地的质朴，弱化
了秦腔的粗犷，因此，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别
名，叫“山东吼”，也有叫“山东沤”的。这
是因为东路梆子唱法以本嗓为主，每句的最后
一字行腔，用假嗓翻高演唱，发出“沤”字的
尾音，富有生活气息，十分动听。

几百年的时间里，东路梆子起起落落。如
今痴迷东路梆子的，多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
了，但他们大多也只能是或多或少地哼一两
句，还能唱大戏的人越来越少。这一古老戏曲
艺术，还需要更多的年轻人传承发扬。

■ 人文齐鲁 璀璨山东

东路梆子带有秦腔的根性，腔调高亢激昂，在发展中又浸染了齐鲁大地的质朴，弱化了秦腔的粗犷，因此，得了个别名名叫“山东吼”，

也叫“山东沤”。在惠民县辛店镇，一批老艺人几十年来一直在传承和坚守这个地方小戏。

东路梆子：“吼”出的百年传承

□ 于建勇

从两架风箱、两口铁锅的小作坊，到集纺织、
印染、销售于一体，全部机械化生产的大企业。东
元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大染坊。

提起《大染坊》，许多人总关心主人公“陈六
子”（陈寿亭）的原型到底是谁。青岛人猜测可能
是旧时青岛印染业的传奇人物陈介夫；济南不少
人认为是东元盛染厂的创立者张启垣；《大染坊》
作者陈杰的弟弟认为是其祖父陈立庭；淄博周村
区有关部门认为其原型是周村人。

这有点儿像近年来的名人故里争夺战。从曹
操、诸葛亮到李白、赵云，甚至连孙悟空、西门庆
也未能幸免。其实，作为虚构的文学人物，取材的
原型可能不止一个，都有一点，但都不全是。

还是让我们走近真实的东元盛大染坊。

白手起家，
从手工操作到机器大生产
在《大染坊》中，有一个情节倒是与一个人很

相似。“陈六子”因为讨不到饭，饿晕在染坊老板
的家门口，被这家人相救，后来做了这家的上门
女婿。在现实中，这个人叫张启垣。

张启垣，淄博桓台县城关镇乔家庄人，13岁
时独自来到周村。举目无亲的他，在一个大雪之
夜，昏倒在一石姓人家门口。被救醒后，他就成了
石家的小伙计。石姓人家是当地大户，涉足印染
等多个行业，后来他作为石家的代表，出任一家
染坊的经理人，而这也成了他涉足印染业的起
点。

后来，这家染坊因股东不和歇业。张启垣便
集资将“东源盛”盘下来，更名为“东元盛”。这一
年，是1898年，张启垣21岁。

在张启垣的锐意经营下，东元盛逐渐成为周
村三大染坊之一。没想到一场战火，打乱了他的
生活，也改变了他的足迹。

1916年，山东反袁护国革命军吴大洲、薄子
明率兵攻占了周村。受战乱影响，当时百业停顿，
张启垣被迫迁往济南。

之所以选择济南，是因为济南已开埠十余
年，特别是胶济和津浦铁路通车后，这里成为重
要的交通枢纽，商业日趋繁盛。

当时从周村迁来的商号成群结队。没想到一
场战乱，竟给济南“送”来了一批客商，给济南的
发展增添了新生力量。

迁往济南的三年前，1913年11月，张启垣的
小儿子张东木出生。张东木后来成为执掌东元盛
的重要人物。

初来济南，张启垣一穷二白。当时他从周村
带来的，只有两架风箱、两口铁锅和十几根晾晒
丝绸的竿子。此后，他贷款200吊，在棘针市街（后
改名制锦市街）开了东元盛染坊。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1918年），
从欧洲进口的货物减少，尤其是颜料，因为是德
国货，价格猛涨。张启垣注意到济南老百姓常穿
一种叫“莱芜染”的深蓝布，但济南染坊没有“莱
芜染”，这种布用土靛染，不受进口染料价格影
响。张启垣决定增染“莱芜染”。

因“莱芜染”技术不好掌握，张启垣专门从莱
芜重金聘请了三位师傅，终于染制成功，一炮打
响。1917年年底，获利一万吊左右。

当时，在纺织产业中，染布利润微薄，织布利
润丰厚。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同时摆脱织布供应
的制约，张启垣于1918年开始涉足织布业，走出
了向上游产业链条延伸的第一步。

他们买来棉纱委托农民加工，然后自染销
售。短短十年，就在众多染坊中脱颖而出。延长产
业链，让东元盛尝到了甜头。

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日本机器染厂陆续
登陆青岛等地，手工染坊受到很大冲击。当时手
工染的布匹，有一道难以消除的折痕。这是区别
于机器染的重要标志。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东元盛有了买机器的念
头。1929年，东元盛从天津买来了轧光机等设备；
1930年，又从上海买来染槽、卧式烘干机等设备，
走出了使用机器的第一步，走在了同行的前列。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青岛、潍坊、济南三
地，机器染厂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在济南，利
民染厂、德和永染厂等机器染厂相继筹建。这些
新厂的建立，势必带来一场竞争。

东元盛意识到，如不及时添置较齐全的设
备，必然在竞争中落后，于是派人从日本买了一
台织布机，然后安排工人拆解，再由自家的铁工
厂铸造机器部件，一下子就仿造了60多台。

用现在的话，这叫“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在发展机械化的道路上，东
元盛再一次走在了前面。

随之而来的一个更大动作是，东元盛扩大生
产规模。1933年，东元盛在济南北园边家庄一次
购地30亩，将拘囿于制锦市街的生产车间全部搬
至新厂。同年，再次从日本采购大量先进设备。

这些设备使东元盛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原
来全由人工操作的染布流程，改为全由机器代
替，染布速度由一天几十匹提高到一天上千匹。

从手工操作到机器大生产，东元盛的创始人
张启垣，完成了从手工业者到资本家的彻底蜕变
和华丽转身。等他退出舞台后，留给张东木一代
的，已经是一个现代工业企业了。

由盛转衰，
大染坊飘然而去

张启垣着眼于染厂的长远发展，有意把小儿
子张东木培养成一名印染专业人才。以张东木为
代表的第二代，也很称职地扛起了先辈的大旗。

1930年，张东木到北平教会学校汇文中学读
书。等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他已是北平辅仁大
学的学生了，学的是化学专业。

七七事变之后，张东木离开北平，回到济南，
本想去大后方的他，被父亲留下照应染厂，从此
开始了他的印染生涯。他的人生也因时局的变幻
而跌宕起伏。

1937年底，济南沦陷。日军军管了成通、成大
和仁丰纱厂，以及各大面粉厂。作为机器染厂的
较大企业，东元盛更为日军所觊觎。此后几年间，
日本人和为日本人说项的汉奸，多次提议“中日
合作”，均被东元盛以商量、拖延等办法挡了回
去。

在东元盛高层，总经理明确告诉大家：“让我
们干，我们就干。不让我们干，我们就停产！如果
日军强迫合作，我们就不干了，大家要准备出去
自谋职业。”

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宁折不弯，浩然正气，
的确令人佩服。

因为拒绝“中日合作”，张东木的大哥、东元
盛经理张伯萱被日军以“通匪”为由逮捕；二哥、
副经理张让青被以拉拢行贿为由逮捕。日军又以
东元盛私存军用物资汽油（实为染厂烧毛用）为

由，声言逮捕厂长张东木，张东木躲到同学吴鸣
岗家才得以幸免。后经伪济南商会会长苗兰亭出
面解释，日军才取消了逮捕令。

东元盛也因此成为日军找茬的对象。1942
年，日军实行“经济统制”，规定凡未与日人合作
的企业，必须出售库存物资，且只能按“官价”，否
则便犯了“囤积居奇”和“惜售”之罪。东元盛忍痛
将所存棉布、棉纱约4万匹全部折价卖出，损失极
为惨重。

这年11月28日，张启垣老人被日军活活气
死，享年65岁。

由于没与日军合作，济南沦陷八年间，东元盛
始终坚持独立经营，这在日军铁蹄下确非易事。

作为一名爱国企业家，新中国成立后，张东
木又做出一件壮举。1950年，为支援抗美援朝，他
捐献了一架飞机（旧人民币15亿元），成为山东省
以个人名义捐献飞机的第一人。

在张东木的带动下，成通纱厂经理苗海南也
捐献了一架。消息传到青岛，清末山东巡抚周馥
嫡孙、华新纱厂掌门人周志俊也捐了一架。全省
以个人名义捐献飞机的，就他们三人，济南占两

个。
当时济南市工商业者要完成13架飞机的捐

献任务，尚有一架“经理号”战斗机缺款5亿元（旧
人民币）。张东木当即表示：“这5亿元由我来承
担。”

1966年，东元盛机器染厂改为国营济南第二
印染厂（简称“二印”），此时已经拥有上百台印染
设备、数十台辅助设备、各种机床26台，以及从国
外引进的无底蒸化机、电子照相雕刻等先进设
备。

遗憾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济南印染业由
盛转衰。“二印”原厂址建起了家具城。

在这片曾经的热土上，再也看不到东元盛的
影子。前些年北园修建顺河高架桥的时候，民工
们在地下两米处，挖出了暗青色的泥土，证明这
里曾经是东元盛机器染厂所在地。

想当年，张启垣时代，东元盛加工染织的“白
猿牌”“群英会牌”和“登台拜将牌”各种色布，除
了行销山东全省外，还销往徐州、明光、亳州、开
封和郑州等地。张东木时代，东元盛生产的“名驹
青”“双鱼蓝”是名扬全国的优质产品。

2001年12月30日，88岁的张东木老人驾鹤西
去。东元盛，只停留在泛黄的书页中。在快节奏的
现代社会中，有多少人去翻阅这段尘封的历史？
又有多少人去关心大染坊的遗存？

如今，东元盛染坊在制锦市街的唯一遗存，
就是当年的展销厅，现为制锦市派出所所在地。
在制锦市小区锦缠街47号，还有一座带有北方典
型特点的四合院，这里曾是张家故宅。只是，房
产早已易主，这处故宅，已经与张家无关。

一切，似乎都随大染坊飘然而去。
时光的背影如此悠悠，寂寞的“屋”在风

雨之后……

■ 名流影像

从两架风箱、两口铁锅的小作坊，到集纺织、印染、销售于一体，全部机械化生产的大企业。东元盛，告诉你一个真实实的大染坊。

东元盛与《大染坊》中的“陈六子”

惠民县辛店镇前牛村东路梆子剧团演出曲目《辕门斩子》

张东木晚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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